
第七回 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蒙：苦尽甘来递转，正强忽弱谁明？惺惺自古惜惺惺，时运文章操劲。无

缝机关难见，多少笔墨偏精。有情情处特无情，何是人人不醒？】 

 

题曰：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本姓

秦。 

  话说周瑞家的送了刘姥姥去后，便上来回王夫人话。【甲戌侧批：不回

凤姐，却回王夫人，不交代处，正交代得清楚。】谁知王夫人不在上房，问

丫鬟们时，方知往薛姨妈那边闲话去了。【甲戌侧批：文章只是随笔写来，

便有流离生动之妙。】周瑞家的听说，便转出东角门至东院，往梨香院来。

刚至院门前，只见王夫人的丫鬟名金钏儿【甲戌侧批：金钏、宝钗互相映

射。妙！】者，和一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儿【甲戌侧批：莲卿别来无恙

否？】站在台阶坡上顽。见周瑞家的来了，便知有话回，因向内努嘴儿。

【甲戌侧批：画。】周瑞家的轻轻掀帘进去，只见王夫人和薛姨妈长篇大套

的说些家务人情等语。 

  周瑞家的不敢惊动，遂进里间来。【甲戌双行夹批：总用双歧岔路之

笔，令人估料不到之文。】只见薛宝钗【甲戌侧批：自入梨香院，至此方

写。】穿着家常衣服，【甲戌双行夹批：好！写一人换一副笔墨，另出一花

样。甲戌眉批：“家常爱着旧衣裳”是也。】头上只散挽著纂儿，坐在炕边

里，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呢。【甲戌侧批：一幅《绣窗仕女

图》，亏想得周到。】见他进来，宝钗才放下笔，转过身来，满面堆笑让：

“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问：“姑娘好？”一面炕沿上坐了，因

说：“这有两三天也没见姑娘到那边逛逛去，只怕是你宝兄弟冲撞了你不



成？”【甲戌侧批：一人不漏，一笔不板。】宝钗笑道：“那里的话。只因

我那种病又发了，【甲戌眉批：“那种病”“那”字，与前二玉“不知因

何”二“又”字，皆得天成地设之体；且省却多少闲文，所谓“惜墨如金”

是也。】所以这两天没出屋子。”【甲戌侧批：得空便入。】周瑞家的道：

“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儿，也该趁早儿请个大夫来，好生开个方

子，认真吃几剂，一势儿除了根才是。小小的年纪倒作下个病根儿，也不是

顽的。”宝钗听了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药，为这病请大夫吃药，也不知白

花了多少银子钱呢。凭你什么名医仙药，从不见一点儿效。后来还亏了一个

秃头和尚，【甲戌侧批：奇奇怪怪，真云龙作雨，忽隐忽见，使人逆料不

到。】说专治无名之症，因请他看了。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

【甲戌侧批：凡心偶炽，是以孽火齐攻。】幸而先天壮，还不相干。【甲戌

侧批：浑厚故也，假使颦、凤辈，不知又何如治之。】若吃寻常药，是不中

用的。他就说了一个海上方，又给了一包药末子作引子，异香异气的。不知

是那里弄了来的。他说发了时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吃他的药倒效验

些。”【甲戌双行夹批：卿不知从那里弄来，余则深知是从放春山采来，以

灌愁海水和成，烦广寒玉兔捣碎，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者也。】 

  周瑞家的因问：“不知是个什么海上方儿？姑娘说了，我们也记着，说

与人知道，倘遇见这样病，也是行好的事。”宝钗见问，乃笑道：“不用这

方儿还好，若用了这方儿，真真把人琐碎死。东西药料一概都有限，只难得

‘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甲戌侧批：凡用“十二”

字样，皆照应十二钗。】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

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

末子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周瑞家的忙道：

“嗳哟！这么说来，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这却怎处

呢？”宝钗笑道：“所以说那里有这样可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

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



四样水调匀，和了药，再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丸了龙眼大的丸子，

盛在旧磁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

煎汤送下。”【甲戌双行夹批：末用黄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独十

二钗，世皆同有者。】 

  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儿！等十年未必都这样

巧的呢。”宝钗道：“竟好，自他说了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好容易

配成一料。如今从南带至北，现在就埋在梨花树底下呢。”【甲戌侧批：

“梨香”二字有着落，并未白白虚设。】周瑞家的又问道：“这药可有名子

没有呢？”宝钗道：“有。【甲戌侧批：一字句。】这也是那癞头和尚说下

的。叫作‘冷香丸’。”【甲戌侧批：新雅奇甚。】周瑞家的听了点头儿，

因又说：“这病发了时到底觉怎么著？”宝钗道：“也不觉甚怎么著，只不

过喘嗽些，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甲戌双行夹批：以花为药，可是吃

烟火人想得出者？诸公且不必问其事之有无，只据此新奇妙文悦我等心目，

便当浮一大白。】 

  周瑞家的还欲说话时，忽听王夫人问：“谁在房里呢？”周瑞家的忙出

去答应了，趁便回了刘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见王夫人无语，方欲退出，

【甲戌双行夹批：行文原只在一二字，便有许多省力处。不得此窍者，便在

窗下百般扭捏。】薛姨妈忽又笑道：【甲戌双行夹批：“忽”字“又”字与

“方欲”二字对射。】“你且站住。我有一宗东西，你带了去罢。”说著便

叫香菱。【甲戌双行夹批：二字仍从“莲”上起来。盖“英莲”者，“应

怜”也，“香菱”者亦“相怜”之意。此是改名之“英莲”也。】只听帘栊

响处，方才和金钏顽的那个小丫头进来了，问：“奶奶叫我作什么？”【甲

戌双行夹批：这是英莲天生成的口气，妙甚！】薛姨妈道：“把匣子里的花

儿拿来。”香菱答应了，向那边捧了个小锦匣来。薛姨妈道：“这是宫里头

的新鲜样法，拿纱堆的花儿十二支。昨儿我想起来，白放著可惜了儿的，何

不给他们姊妹们戴去。昨儿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儿来的巧，就带了去



罢。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对，剩下的六枝，送林姑娘两枝，那四枝给了

凤哥罢。”【甲戌侧批：妙文！今古小说中可有如此口吻者？】王夫人道：

“留着给宝丫头戴罢了，又想着他们。”薛姨妈道：“姨娘不知道，宝丫头

古怪【甲戌侧批：“古怪”二字，正是宝卿身份。】著呢，他从来不爱这些

花儿粉儿的。”【甲戌双行夹批：可知周瑞一回，正为宝菱二人所有，正

《石头记》得力处也。】 

  说著，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门，见金钏仍在那里晒日阳儿。周瑞

家的因问他道：“那香菱小丫头子，可就是常说临上京时买的，为他打人命

官司的那个小丫头子么？”金钏道：“可不就是。”【甲戌侧批：出明英

莲。】正说著，只见香菱笑嘻嘻的走来。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细细的看

了一会，因向金钏儿笑道：“倒好个模样儿，竟有些象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

的品格儿。”【甲戌双行夹批：一击两鸣法，二人之美，并可知矣。再忽然

想到秦可卿，何玄幻之极。假使说像荣府中所有之人，则死板之至，故远远

以可卿之貌为譬，似极扯淡，然却是天下必有之情事。】金钏儿笑道：“我

也是这们说呢。”周瑞家的又问香菱：“你几岁投身到这里？”又问：“你

父母今在何处？今年十几岁了？本处是那里人？”香菱听问，都摇头说：

“不记得了。”【甲戌双行夹批：伤痛之极，亦必如此收住方妙。不然，则

又将作出香菱思乡一段文字矣。】周瑞家的和金钏儿听了，倒反为叹息伤感

一回。 

  一时间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后头来。原来近日贾母说孙女儿们太

多了，一处挤著倒不方便，只留宝玉、黛玉二人这边解闷，却将迎、探、惜

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小抱厦内居住，令李纨陪伴照管。【甲戌侧

批：不作一笔安逸之笔矣。】如今周瑞家的故顺路先往这里来，只见几个小

丫头子都在抱厦内听呼唤呢。迎春的丫鬟司棋与探春的丫鬟侍书【甲戌双行

夹批：妙名。贾家四钗之鬟，暗以琴、棋、书、画四字列名，省力之甚，醒

目之甚，却是俗中不俗处。】二人正掀帘子出来，手里都捧著茶钟，周瑞家



的便知他们姊妹在一处坐着呢，遂进入内房，只见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围

棋。周瑞家的将花送上，说明缘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谢，命丫鬟们

收了。 

  周瑞家的答应了，因说：“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

丫鬟们道：“在这屋里不是？”【甲戌双行夹批：用画家三五聚散法写来，

方不死板。】周瑞家的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即

馒头庵。］】的小姑子智能儿一处顽笑，【甲戌双行夹批：总是得空便入。

百忙中又带出王夫人喜施舍等事，可知一支笔作千百支用。又伏后文。甲戌

眉批：闲闲一笔，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见周瑞家的进来，惜春便问他何

事。周瑞家的便将花匣打开，说明原故。惜春笑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儿

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若剃了头，可把

这花儿戴在那里呢？”说著，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画【甲戌侧批：

曰司棋，曰侍书，曰入画；后文补抱琴。琴、棋、书、画四字最俗，上添一

虚字则觉新雅。】来收了。 

  周瑞家的因问智能儿：“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你师父那秃歪剌往那里去

了？”智能儿道：“我们一早就来了，我师父见了太太，就往于老爷府内去

了，叫我在这里等他呢。”【甲戌双行夹批：又虚贴一个于老爷，可知尚僧

尼者，悉愚人也。】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银子可曾得了没

有？”智能儿摇头儿说：“我不知道。”【甲戌双行夹批：妙！年轻未任事

也。一应骗布施、哄斋供诸恶，皆是老秃贼设局。写一种人，一种人活

像。】惜春听了，便问周瑞家的：“如今各庙月例银子是谁管着？”周瑞家

的道：“是余信【甲戌侧批：明点“愚信”二字。】管着。”惜春听了笑

道：“这就是了。他师父一来，余信家的就赶上来，和他师父咕唧了半日，

想是就为这事了。”【甲戌双行夹批：一人不落，一事不忽，伏下多少后

文，岂真为送花哉！】 

  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儿劳叨了一会，便往凤姐儿处来。穿夹道从李纨后



窗下过，【甲戌双行夹批：细极！李纨虽无花，岂可失而不写者？故用此顺

笔便墨，间三带四，使观者不忽。】越过西花墙，出西角门进入凤姐院中。

走至堂屋，只见小丫头丰儿坐在凤姐房中门槛上，见周瑞家的来了，连忙

【甲戌侧批：二字着紧。】摆手儿叫他往东屋里去。周瑞家的会意，忙蹑手

蹑足往东边房里来，只见奶子正拍著大姐儿睡觉呢。【甲戌侧批：总不重

犯，写一次有一次的新样文法。】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奶奶睡中觉呢？

也该请醒了。”奶子摇头儿。【甲戌侧批：有神理。】正说著，只听那边一

阵笑声，却有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丰儿舀

水进去。【甲戌双行夹批：妙文奇想！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

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笔写之，不但唐突阿凤身价，亦且无妙文可赏。若不

写之，又万万不可。故只用 “柳藏鹦鹉语方知”之法，略一皴染，不独文字

有隐微，亦且不至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所谓此书无一不妙。甲戌眉批：余

素所藏仇十洲《幽窗听莺暗春图》，其心思笔墨，已是无双，今见此阿凤一

传，则觉画工太板。】平儿便到这边来，一见了周瑞家的便问：“你老人家

又跑了来作什么？”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与他，说送花儿一事。平儿听

了，便打开匣子，拿了四枝，转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拿出两枝来，【甲

戌侧批：攒花簇锦之文，故使人耳目眩乱。】先叫彩明吩咐道：“送到那边

府里给小蓉大奶奶戴去。”【甲戌侧批：忙中更忙，又曰“密处不容针”，

此等处是也。】次后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谢。 

  周瑞家的这才往贾母这边来。穿过了穿堂，抬头忽见他女儿打扮著才从

他婆家来。周瑞家的忙问：“你这会跑来作什么？”他女儿笑道：“妈一向

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这半日，妈竟不出去，什么事情这样忙的不回家？我

等烦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请了安了，这会子请太太的安去。妈还有什

么不了的差事，手里是什么东西？”周瑞家的笑道：“嗳！今儿偏偏的来了

个刘姥姥，我自己多事，为他跑了半日，这会子又被姨太太看见了，送这几

枝花儿与姑娘奶奶们。这会子还没送清楚呢。你这会子跑了来，一定有什么



事。”他女儿笑道：“你老人家倒会猜。实对你老人家说，你女婿前儿因多

吃了两杯酒，和人分争，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说他来历不明，告到

衙门里，要递解还乡。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议商议，这个情分，求那一个

可了事呢？”周瑞家的听了道：“我就知道呢。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且家

去等我，我给林姑娘送了花儿去就回家去。此时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闲儿，你

回去等我。这有什么，忙的如此。”女儿听说，便回去了，又说：“妈，好

歹快来。”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儿家没经过什么事，就急得你这样

了。”说著。便到黛玉房中去了。【甲戌双行夹批：又生出一小段来，是

荣、宁中常事，亦是阿凤正文，若不如此穿插，直用一送花到底，亦太死

板，不是《石头记》笔墨矣。】 

  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呢。【甲戌

侧批：妙极！又一花样。此时二玉已隔房矣。】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

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带。”宝玉听说，便先问：“什么花儿？拿来

给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甲戌侧批：瞧他夹写宝玉。】开匣看时，

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甲戌侧批：此处方一细写花形。】黛玉只

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甲戌侧批：妙！看他写黛玉。】便问道：“还是单

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甲戌双行夹批：在黛玉心中，不

知有何丘壑。】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

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甲戌侧批：吾实不知黛

卿胸中有何丘壑，在“看一看”上传神。】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

【甲戌眉批：余阅送花一回，薛姨妈云“宝丫头不喜这些花儿粉儿的”，则

谓是宝钗正传。又出阿凤、惜春一段，则又知是阿凤正传。今又到颦儿一

段，却又将阿颦之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小说中一笔作两

三笔者有之，一事启两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恒河沙数之笔也。】宝玉便问

道：“周姐姐，你作什么到那边去了。”周瑞家的因说：“太太在那里，因

回话去了，姨太太就顺便叫我带来了。”宝玉道：“宝姐姐在家作什么呢？



怎么这几日也不过这边来？”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听了，

便和丫头说：“谁去瞧瞧？只说我和林姑娘【甲戌侧批：“和林姑娘”四字

着眼。】打发了来请姨太太姐姐安，问姐姐是什么病，现吃什么药。论理我

该亲自来的，就说才从学里来，也著了些凉，异日再亲自来看罢。”【甲戌

眉批：余观“才从学里来”几句，忽追思昔日情景，可叹！想纨绔小儿，自

开口云“学里”，亦如市俗人开口便云“有些小事”，然何尝真有事哉！此

掩饰推托之词耳。宝玉若不云“从学房里来凉着”，然则便云“因憨顽时凉

着”者哉？写来一笑，继之一叹。】说著，茜雪便答应去了。周瑞家的自

去，无话。 

  原来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兴，【甲戌侧批：着眼。】近

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故教女人来讨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势利，把这

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间只求求凤姐儿便完了。 

  至掌灯时分，凤姐已卸了妆，来见王夫人回话：“今儿甄家【甲戌侧

批：又提甄家。】送了来的东西，我已收了。【甲戌侧批：不必细说方

妙。】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进鲜的船回去，一并都交给他们带了去

罢？”王夫人点头。凤姐又道：“临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派谁

送去呢？”【甲戌侧批：阿凤一生尖处。】王夫人道：“你瞧谁闲着，就叫

他们去四个女人就是了，又来当什么正经事问我。”【甲戌双行夹批：虚描

二事，真真千头万绪，纸上虽一回两回中或有不能写到阿凤之事，然亦有阿

凤在彼处手忙心忙矣，观此回可知。】凤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子来，请

我明日过去逛逛，明日倒没有什么事情。”王夫人道：“有事没事都害不著

什么。每常他来请，有我们，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请我们，单请你，可知

是他诚心叫你散淡散淡，别辜负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该过去才是。”凤姐答

应了。当下李纨、迎、探等姐妹们亦来定省毕，各自归房无话。 

  次日凤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毕，方来辞贾母。宝玉听了，也要跟了逛

去。凤姐只得答应，立等著换了衣服，姐儿两个坐了车，一时进入宁府。早



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引了多少姬妾丫鬟媳妇等接出仪

门。那尤氏一见了凤姐，必先笑嘲一阵，一手携了宝玉同入上房来归坐。秦

氏献茶毕，凤姐因说：“你们请我来作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就快献

上来，我还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话，地下几个姬妾先就笑说：“二奶

奶今儿不来就罢，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说著，只见贾蓉进来请

安。宝玉因问：“大哥哥今日不在家么？”尤氏道：“出城与老爷请安去

了。可是你怪闷的，坐在这里作什么？何不也去逛逛？” 

  秦氏笑道：“今儿巧，上回宝叔立刻要见的我那兄弟，他今儿也在这

里，【甲戌眉批：欲出鲸卿，却先小妯娌闲闲一聚，随笔带出，不见一丝作

造。】想在书房里呢，宝叔何不去瞧一瞧？”宝玉听了，即便下炕要走。尤

氏、凤姐都忙说：“好生著，忙什么？”一面便吩咐，“好生小心跟着，别

委屈着他，倒比不得跟了老太太过来就罢了。”【甲戌双行夹批：“委屈”

二字极不通，却是至情，写愚妇至矣！】凤姐说道：“既这么著，何不请进

这秦小爷来，我也瞧一瞧。难道我见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罢，罢！

可以不必见他，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惯了。【甲戌双行夹

批：卿家“胡打海摔”，不知谁家方珍怜珠惜？此极相矛盾却极入情，盖大

家妇人口吻如此。】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惯了，乍见了你这破落户，

还被人笑话死了呢。”凤姐笑【甲戌侧批：自负得起。】道：“普天下的

人，我不笑话就罢了，竟叫这小孩子笑话我不成？”贾蓉笑道：“不是这

话，他生的䩄腆，没见过大阵仗儿，婶子见了，没的生气。”凤姐啐道：

“他是哪吒，我也要见一见！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带我看看，给你一顿好

嘴巴。”贾蓉笑嘻嘻的说：“我不敢扭著，就带他来。”【甲戌眉批：此等

处写阿凤之放纵，是为后回伏线。】 

  说著，果然出去带进一个小后生来，较宝玉略瘦些，清眉秀目，粉面朱

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羞羞怯怯，有女儿之态，䩄

腆含糊，慢向凤姐作揖问好。凤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



【甲戌侧批：不知从何处想来。】便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

坐了，慢慢的问他年纪读书等事，【甲戌侧批：分明写宝玉，却先偏写阿

凤。】方知他学名唤秦钟。【甲戌双行夹批：设云“情钟”。古诗云：“未

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二语便是此书大纲目、大比托、大讽刺处。】早

有凤姐的丫鬟媳妇们见凤姐初会秦钟，并未备得表礼来，遂忙过那边去告诉

平儿。平儿知道凤姐与秦氏厚密，虽是小后生家，亦不可太俭，遂自作主

意，拿了一匹尺头，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锞(kè)子，交付与来人送过

去。凤姐犹笑说太简薄等语。秦氏等谢毕。一时吃过饭，尤氏、凤姐、秦氏

等抹骨牌，不在话下。【甲戌双行夹批：一人不落，又带出强将手下无弱

兵。】 

  宝玉秦钟二人随便起坐说话。【甲戌侧批：淡淡写来。】那宝玉只一见

了秦钟的人品出众，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

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

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

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甲戌双行夹批：这一句不是宝玉本意中语，

却是古今历来膏粱纨绔之意。】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

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

【甲戌双行夹批：一段痴情，翻“贤贤易色”一句筋斗，使此后朋友中无复

再敢假谈道义，虚论情常。蒙侧批：此是作者一大发泄处。】秦钟自见了宝

玉形容出众，举止不浮，【甲戌双行夹批：“不浮”二字妙，秦卿目中所取

正在此。】更兼金冠绣服，骄婢侈童，【甲戌双行夹批：这二句是贬，不是

奖。此八字遮饰过多少魑魅纨绮秦卿目中所鄙者。】秦钟心中亦自思道：

“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爱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与他耳鬓交

接，可知‘贫富’二字限人，亦世间之大不快事。”【甲戌双行夹批：“贫

富”二字中，失却多少英雄朋友！蒙侧批：总是作者大发泄处，借此以伸多

少不乐。】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甲戌双行夹批：作者又欲瞒过众人。】



忽又【甲戌双行夹批：二字写小儿得神。】宝玉问他读什么书。【甲戌双行

夹批：宝玉问读书，亦想不到之大奇事。】秦钟见问，便因实而答。【甲戌

双行夹批：四字普天下朋友来看。】二人你言我语，十来句后，越觉亲密起

来。 

  一时摆上茶果，宝玉便说：“我两个又不吃酒，把果子摆在里间小炕

上，我们那里坐去，省得闹你们。”【甲戌双行夹批：眼见得二人一身一体

矣。】于是二人进里间来吃茶。秦氏一面张罗与凤姐摆酒果，一面忙进来嘱

宝玉道：“宝叔，你侄儿倘或言语不防头，你千万看着我，不要理他。他虽

䩄腆，却性子左强，不大随和些是有的。”【甲戌侧批：实写秦钟，又映宝

玉。】宝玉笑道：“你去罢，我知道了。”秦氏又嘱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

凤姐。 

  一时凤姐尤氏又打发人来问宝玉：“要吃什么，外面有，只管要去。”

宝玉只答应着，也无心在饮食上，只问秦钟近日家务等事。【甲戌双行夹

批：宝玉问读书已奇，今又问家务，岂不更奇？】秦钟因说：“业师于去年

病故，家父又年纪老迈，残疾在身，公务繁冗，因此尚未议及再延师一事，

目下不过在家温习旧课而已。再读书一事，必须有一二知己为伴，时常大家

讨论，才能进益。”宝玉不待说完，便答道：“正是呢，我们却有个家塾，

合族中有不能延师的，便可入塾读书，子弟们中亦有亲戚在内可以附读。我

因业师上年回家去了，也现荒废著呢。家父之意，亦欲暂送我去温习旧书，

待明年业师上来，再各自在家里读。家祖母因说：一则家学里之子弟太多，

生恐大家淘气，反不好，二则也因我病了几天，遂暂且耽搁著。如此说来，

尊翁如今也为此事悬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往我们敝塾中来，我亦相

伴，彼此有益，岂不是好事？” 秦钟笑道：【甲戌眉批：真是可儿之弟。】

“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师一事，也曾提起这里的义学倒好，原要来和这里的

亲翁商议引荐。因这里又事忙，不便为这点小事来聒絮的。宝叔果然度小侄

或可磨墨涤砚，何不速速的作成，【甲戌眉批：真是可卿之弟。】又彼此不



致荒废，又可以常相谈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乐，岂不是

美事？”宝玉道：“放心，放心。咱们回来告诉你姐夫、姐姐和琏二嫂子。

你今日回家就禀明令尊，我回去再禀明祖母，再无不速成之理。”二人计议

一定。那天气已是掌灯时候，出来又看他们顽了一回牌。算帐时，却又是秦

氏、尤氏二人输了戏酒的东道，【甲戌侧批：自然是二人输。】言定后日吃

这东道，一面就叫送饭。 

  吃毕晚饭，因天黑了，尤氏说：“先派两个小子送了这秦相公家去。”

媳妇们传出去半日，秦钟告辞起身。尤氏问：“派了谁送去？”媳妇们回

说：“外头派了焦大，谁知焦大醉了，又骂呢。”【甲戌双行夹批：可见骂

非一次矣。】尤氏、秦氏都说道：“偏又派他作什么！放著这些小子们，那

一个派不得？偏要惹他去。”【甲戌侧批：便奇。】凤姐道：“我成日家说

你太软弱了，纵的家里人这样还了得了。”尤氏叹道：“你难道不知这焦大

的？连老爷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只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

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

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

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难为他去。他自己又老

了，又不顾体面，一味吃酒，吃醉了，无人不骂。我常说给管事的，不要派

他差事，全当一个死的就完了。今儿又派了他。”【蒙侧批：有此功劳，实

不可轻易摧折，亦当处之道，厚其赡养，尊其等次。送人回家，原非酬功之

事。所谓汉之功臣不得保其首领者，我知之矣。】凤姐道：“我何曾不知这

焦大。倒是你们没主意，有这样的，何不打发他远远的庄子上去就完了。”

【甲戌眉批：这是为后协理宁国伏线。】说著，因问：“我们的车可齐备

了？”地下众人都应道：“伺候齐了。” 

  凤姐起身告辞，和宝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厅，只见灯烛辉煌，众

小厮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贾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样他，更可以任

意洒落洒落。因趁著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甲戌双行夹批：记清，荣府



中则是赖大，又故意综错的妙。】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有了好差事就

派别人，象这等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

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跷跷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

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把子的杂种王八羔子们！” 

  正骂的兴头上，贾蓉送凤姐的车出去，众人喝他不听，贾蓉忍不得，便

骂了他两句，使人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问他还寻死不寻死了！”那焦

大那里把贾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蓉哥儿，你别在焦大

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

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

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甲戌侧批：忽

接此焦大一段，真可惊心骇目，一字化一泪，一泪化一血珠。】不和我说别

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甲戌双行夹批：是

醉人口中文法。一段借醉奴口角闲闲补出宁荣往事近故，特为天下世家一

笑。】凤姐在车上说与贾蓉道：“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

在这里岂不是祸害？倘或亲友知道了，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

规矩都没有。”贾蓉答应“是”。 

  众小厮见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焦大

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

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

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甲戌眉批：“不如

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以二句批是段，聊慰石兄。】【蒙侧批；

放笔痛骂一回，富贵之家，每罹此祸。】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

来，唬的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

他一嘴。 

  凤姐和贾蓉等也遥遥的闻得，便都装作没听见。宝玉在车上见这般醉

闹，倒也有趣，因问凤姐道：“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什么是



‘爬灰’？”【蒙侧批：暗伏后来史湘云之问[1]。】凤姐听了，连忙立眉嗔

目断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混吣。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

还倒细问！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唬的宝玉忙央告道：

“好姐姐，我再不敢了。”凤姐亦忙回色哄道：“这才是呢。等到了家，咱

们回了老太太，打发你同秦家侄儿学里念书去要紧。”说著，却自回往荣府

而来。正是： 

  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甲戌侧批：原来不读书即蠢物

矣。】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E8%84%82%E7%A1%AF%E9%BD%8B%E9%87%8D%E8%A9%95%E7%9F%B3%E9%A0%AD%E8%A8%98/%E7%AC%AC%E4%B8%83%E5%9B%9E#cite_note-1

